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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报喜 不报忧”这话听 的 已
很是不 少 了 。直 白 说 ，其 中 无半
点褒 义 ，端 的 是一个 眨 义 词 。但 习
惯于 报喜 不报忧者 却临 危 不 惧 ，
照旧 一味地将喜报上去 ，把 忧 藏
下来。窃 以 为 倘 若工作 干 得
出色 ，真 正 有 喜可报 ，自 是
一桩 美 事。君不 见 报 喜 之
日，众 人 红 光 泛 面 ，载欣载
奔，一 路吹打过去 ，喜 气洋
洋，似 这等好 事 ，谁人 乐 而
不为 ？然 天 地 间 的 事 总 有 不
顺利 的 一 面 ，如 果工作 没 搞
好，到 了 多 忧 少 喜 ，甚 至 无
喜可 报之 时 ，又 当 如何？我
想还 是有 甚报甚 ，实 事 求 是
的好。不过 俗语讲：“话好
说，事 难 做。”“有 甚 报
甚”，虽 寥 寥数字 ，可 对 习
惯于 报喜 不报忧者 来 说 ，却委 实
是一件十 分 “妈 妈 的 ”事。既 无
喜可报，又 断 不肯报忧 ，那 只 好
另辟一 条 蹊 径——吹牛 。前 不 久
《 人 民 日 报 》登 载一 事 ，某地 区

粮食生 产 明 明 没抓上去 ，但主 管
人谙 于 吹牛 之道 ，缩 小 生 育 数
字，夸 大 粮食产 量 。如此一 来 。
人均 口 粮 自 然 就升 上 去 了 。孰
料，就 这一招 ，他们 硬 是把 先 进

地区 的 桂 冠 摘 了 过去 。
　艺 高 胆 大 的 吹牛 之流

都大 底 有 一套 理论 的 ，这
便是 吹牛 不 冒 风 险 ，信 口
吹去 ，大 开 大 合，怎 样 吹
都不 过 分。进一 步 讲 ，如
吹得 好 ，再 遇 着 好 大 喜 功
的领导 ，自 是加 官 可 期 ，
进爵 有 望 。退 一 步 说，万
一肺 活 量 过 大 ，气 儿 运得
过猛 ，不慎将牛 皮吹 破 ，那
又有 甚 要 紧 ？既 不 上税 ，
又不 犯 罪 。或 进 或退 ，都
可无 忧 无 虑 了 。然 而 事业

是干 出 来 的 ，不是吹 出 来 的 。浮 夸
之风 在 历 史 上给我们 带 来 的 灾 难
还小 吗？希 冀 吹牛 大 师 能 改弦 易
辙，把吹牛 的 心 计和 气 力 放到 搞
具体工作 上去 ，岂 不善 哉。

访口 技大师 李 乃 乔
本报记者　田 永祯

尼泊
尔·加德满
都一个豪华
的剧场 。

舞台
上，一位 中国 口技演员 ，
正在作精采 的 表 演 。
他的嘴里 ，时而发 出虎
啸龙吟、牛叫 马嘶的声
音；时而发出鸟 叫 蛙 鸣
的声音；时而又发出 电
子琴、电吉它那婉转悠
扬的优美旋律……人
们屏住 呼 吸、瞪 大 眼
睛，望着他那张神奇的
嘴，惊呼道：“了不起 ，
中国 人！”

这天晚上 ，他一共
返场十一次。每个节 目
演毕 ，剧场都会掀起暴
风雨般 的 掌 声、喝 采
声。

这个 中国 人 ，就是
远洋文工团的 口技大师
李乃乔。最近他来西安
演出 ，记 者有机会在后

台采访了 他。
记者开 门 见 山 地

问：“你是多久开始从
事口技艺术的？”

这位四 十四 岁 的 口
技大师告诉记 者 ，他从
小就喜欢魔术 、口 技 ，
早在 上 小学 时 ，就拜 天
津杂技 艺术 家陈亚南 为
师，以 后 又拜画眉 张 、
沈君 和孙黎为师 ，开始
迈进魔术 、口 技 的 大
门。此后 ，在表演实践
中，他深深感到 ，魔术
道具多而沉重 ，不 如他

“一张嘴 巴一 台戏”的
口技 ，于是 转而专攻 口
技表演艺术。

“ 要在 艺术上达到
炉火 纯青的境界 ，不洒
下几把热汗是 不行 的。”
李乃乔 回忆说。为 了学
艺，他面壁而练 ，到大

自然里练 ，甚至蹲在厕
所里练 。终于攻下了这
一独特的技巧。他在森
林里学画眉 叫 ，一群画
眉也 跟着鸣 叫起来 。展
翅飞到他 附近的树 上 。
他在一家 医 院厕所 学 婴
儿叫 ，人们 以 为产妇将
小孩生在 了厕所 ，急坏
了医务人员……

“ 听说你对传统的
鸡鸣 狗 叫式 的 口 技进行
了改 薛？”记 者问 。

李乃乔沉思了一会
说：“口 技是 中华 民族
的传统艺术 ，但也有个
推陈出新的 问题。”他
一面 吸取各 种 现 代 音
韵，如黑管、电 子琴 、
电吉它 的声音 ，一方面
又将 口 技溶于一定的故
事情节之 中 ，使 口 技表
演的路子越 走越宽 阔 。

正因
为李乃乔
敢于走 自
己的路 ，
因而他的

作品总是跳动着 时代的
脉搏。他创作的 《愤怒
反击 》、《欢呼十二大
召开》、《女排夺魁》，
不仅在艺术 上 独 具 特
色，而且洋溢着 强烈的
时代 气息 。

三十年来 ，李乃乔
的声音响在大江南北 、
长城 内 外和边防 海 岛 ，
他的脚 印 留在 印度、波
兰、坦桑尼亚、巴基斯
坦、捷克斯洛伐克等异
国的土地上。采访结束
时，已是晚上九点 ，他
握着记者的手说：“今
晚十 二 点 ，我得乘车赶
到郑州 ，明天参加那儿
的演 出。”是啊 ，一个
有作 为 的艺术家总是这
样：为 了 把艺术青春献
给时代和 民族 ，他 们总
是风尘仆仆 、脚步匆匆
地从这一个舞台 ，奔向
另一个舞台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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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一 条 街 （ 散 文 ）

张培 华

塔。一座钢铁筑成
的现 代 塔 ，高 耸 着 。
锥形的顶 ，刺向天空 。
那气势 ，真象喷吐欲射
的火箭。

红楼。潇洒、俊美、气宇不
凡的男 男女女进进出 出 。一个个
还都那么面 熟。晚 上 ，也 有 白
日，他们映在你家 那个小小的荧
光屏 上 ，那 “火箭”发 射 的 频
律，变 成绚烂多彩的 图像 。

心有 点颤。情丝 向 这一隅伸
牵。难道 这 里 ，就是昔 日 那座小
而简 陋的产院？——

三十五年前 ，寒风凛 冽 的 冬
夜，古城 的一条街 ，街尽头这座
小而简陋的产院里 ，一个瘦骨嶙
鳞的 女婴诞 生了——那就是我 。
　仿佛是记忆中一个朦胧的 、

淡黄色 的梦 。
萧条荒凉的 小街 ，昏黄的街

灯，在低空 中舞动 ；碎 石 的 路
面，凹 凸不平。座座 中 国 式的 四
合院相毗邻 ，参差杂入一 间或 两
间旧 式 二 层 木板楼。房檐 、瓦楞
上，长脖颈的小草 ，白 、紫色丑
而小的花 ，总在轻轻摇 曳 ，更衬
出这些房屋的古旧 ，古旧 得仿佛
来自 遥远世纪的遗址。顺着光 光
的街 向 北走 ，则是一片荒野、废
墟。这儿堆积着一个个如小山 包
似的土丘 ，土丘上爬满 幽 幽的花
草。土层 陷下的地方 ，形成足 以
称作 “湖 泊”的 大坑。多雨的季
节，“湖 泊”中 蝌蚪 成 群 地 漫
游，蛤蟆却 常 常 “远 征”：夜
晚，我走出房 门 ，又 软 又 滑 ，

“哇”，吓得我魂出七窍……
只是 ，那时的 街市、夜市很

兴盛。
小时 候，我 是 个 小 “馋

猫”，撅着 小辫辫 ，总是徘徊在
小街上烤 “天津豆”、打 “棉 花
糖”汉子的 机旁 ，贪馋地盯着 黄
灿灿的豆 ，雪 白 如雾的 糖。午夜
时分，“桂花——元霄”的 叫卖 声
在空落的 小街上滚过 ，我才肯闭
上困乏的 眼睛。买个油炸果果 ，

买碗 枣 肉 糊 糊 ，买 只 烧 鸡 爪
儿……多少次 ，真是记也记不 清
了。只是那油果果的香味 ，还在
鼻息缭绕 ；枣 肉 糊糊 的甜腻 ，还
在口 中 回 味 ；酱鸡爪儿还在心 中
抓挠……只是，后 来 ，就 消声匿
迹了。

“ 烧——鸡”、“冰糖——梨 ”
… …叫卖 声此 落彼 起 ，多 么熟稔
哟。苹 果 、广 柑、香 蕉 、花
生……无论夏 日 冬 日 ，永远是满
篓篓 的一车又一车。夜晚 ，街头
仍熙来攘往。高脚煤油灯把一个
个小货车映得一车光 亮。　“豆腐
脑儿”、“白糖藕粉”、“炒凉
粉”的香气 ，满街飘荡。“妈 ，
我要吃……”，馋嘴的 小儿子指
划着 ，扮 着 鬼脸。哦 ，停歇 了多
少年的 叫卖声 ，在我 儿 子 的 童
年，终于又响 起来了。

两行枫树 ，似两缕
霞，在小街上拂动。春
日嫩绿 ，夏 日 苍 郁 ，
秋日 却殷红、殷红……

透过树荫 ，我数着那些磨肩 屹
立的 红楼。然而现代文明也有
不足 之处 ，视野受 阻 ，数 不
清了。这里 ，就是 当 年 空 旷
的后半条街。蓝天 白 云下 ，只
见家家 阳 台上花 团似锦 ，竟有
串串 果儿悬 空 摇 曳。星 光 月
夜里 ，一扇扇 窗户 映出蓝荧荧
的光 ，电视机、收 录机正为一
个个家庭叙说着那些有趣的故
事。偶而 ，谁家又飞 出 少男少
女悠婉的歌声……

呵，小街 ，当 年我不愿将
自己禁锢在你 古 老、狭 小 的
裙裾里。于是 ，我告别了你 。
我应该去认识更为 广 阔 的 天
地。二十余年仿 佛 瞬 间 ，今
天，当 我披着渭 北 高原 的 风
尘，挂着秦岭太山 的露霜 ，深情
依依地回来探 望 你 时 ，似 曾
相识 ，又不 相识了。你和古城
一起 ，你和祖国一起 ，经 历 了
巨大的变化 。纵然 ，你也有 过
不幸 ；纵然 ，你 距离现代化城
市的 目 标仍远 ，然而，你毕竟
在变 ，毕竟 已行进在八十 年 代
匆匆的 步履之中 了。

哦，小街 ，你可看 到 我痴
情的泪与忘 情的笑了 吗 ？

《 热 带 丛 林 历 险 记 》
（ 西 德 故事 片 简 介 ）

这是一部 紧张、惊
险，充满风趣的影片。
说的是：盛夏的一天 ，
在阿姆巴萨索机场的候
机室 ，一批前往旅游圣
地迪雷 多索罗 的旅客们
正焦 急地等候着 飞机。
可此 时 ，这条航线的老
板克莫拉布为了梦想 成
为百万富翁 ，正在策划
着一场阴谋——他 指使
匪徒破坏飞机的油箱 ，
企图使这架飞机因 断油
中途坠入大海 ，使其从
中获得—大笔保险费 。

一架老式 的DG3
型客机，满载旅客在机
智勇敢的机长布茨 的操
纵下起飞了 。途中 飞机
断油 ，富有飞行经验 的
布茨机长沉着 镇静，以
其高超 的驾 驶技术终 于
使飞机迫降在 印度洋 中
的一个小岛 上。

小岛 是一片热带丛
林，是狮子、老虎、大
象等 野兽群居的地方。
遇难旅客被猛兽吓得洋
相百出 ，但他们惶恐之
后发现这些野兽并不伤
害他们 ，于是渐渐与 各
种动物交上了 朋友。

“ 当 航线老板克莫拉
布获悉飞机并没有掉进
大海 ，想杀人灭 口 ，亲

自带领一群匪徒架着 飞
机登上小岛 ，妄图 全歼
遇难旅客。匪徒一上岛
就疯狂地冲 向旅客 ，手
无寸铁的旅客们在危 急
之时 ，借助 于新交 的狮
子、老 虎、大 象 等 威
力，打退了众匪徒的袭
击。最后 警 察 闻 讯 赶
来，全歼 了 匪徒，游客
们乘坐解救出 的直升飞
机离开小岛。当 飞机飞
行在小岛 上空之际 ，机
长布茨与 其患难 之交 的
黑人 小 孩 托尼偷偷跳
伞，又回 到 了这个热带
丛林小岛 ，陶醉在与 世
无争 的美 丽 的 自 然 之
中。

（ 得 法 ）
书法 新 秀一张 贵 臣张贵 臣是金堆城 钼

业公司的 职工。小张酷
爱书 法艺 术，十 几 年
来，他悉心钻研，勤奋
练笔，而今在书 法艺术
上颇 有些功底。他的 书
法作品 曾在陕西省首届
青年书 法竞赛 中 入选 ，
八四 年他 的 书 法作品 参
加了 全国 职工书 法美术
摄影展 览 ，他 是这 次展
览的 陕西书 法 评 委 之
一。著名 书 法 家谢德萍
看了 他的 书 法作品 后 ，
认为 他很有 发展前途。
几年来 他的书法作品

除在一些报刊 上 发 表
外，还 曾多 次同 外国 友
人进行交流。事业 上取
得的 成就 ，人们的赞许 ，
没有使小张飘飘然 ，他
说：我练书 法是为 了增

长知识 ，陶冶 情操。我
愿意 与书 法 爱 好 者 一
道，将我国 源远流长的
书法艺 术继 承 发 扬 下
去，使之大放异彩 。

（ 唐 国 华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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晓

二月 十二 日 ，西安
市作家协会、西安锅炉
四分厂召开 “冲浪”文
学奖颁奖大会 。

获得这次文学奖的
作品有二十篇 ，西安市
工人作者获奖的有：徐

剑铭 、周矢、朱士奇 、
张敏、宋登等。

参加这次颁奖大会
的有：中 国 作协陕西分
会主席胡采 ，副主席杜
鹏程。王丕祥 。著名青
年作家路遥等。（言 文）

朝阳

周末
设计

东风 第一枝
李明 声

大地 春回，东 风 暖 ，冰 消 霜 竭 。
百花吐蕊，春湖 急 ，浪 涌 堆 雪 。
又是新 春佳 节 。禹 域物 华 天 宝 ，
千家 笑 语盈 盈 ，华 夏地灵人 杰 。
万众 神情 悦悦。莺 歌燕 舞 ，
一年 回 首，庆 盛世安 定 团 结 。
喜伟 绩 充 满 史 页 。盼新 岁 虎 步 腾 骧 ，
看九 州 政 通人和 ，两 个 文 明 双捷 。
一派 繁 荣 景 色。


